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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女子瞪了他一眼才冷冷地道： 「把刀
放下來！」

金蒲孤覺得纏住在脫間的長髮壓力漸
增，好像硬逼他放棄手中的武器，乃厲聲
道： 「你快把頭髮鬆開，不然我就要割斷它
了！」

那女子冷笑一聲道： 「你有本事倒不妨
試試看I」

金蒲孤盯了她一眼，驀地一咬牙，欺身
朝前撲去，手中的修羅刀運向她的肩頭刺
去，那女子一鬆手，放開掌握中的發把，將
頭一側，纏在金蒲孤腕上的髮梢卻沒有放
鬆，牽得他身子一個踉蹌，刀子自然刺偏
了！

那女子又是一聲冷笑，將頭連連擾動，
牽得金蒲孤東倒西歪，根本無法控制身形，
心中又驚又怒。

怒的是這女子將自己視同玩具一般，驚
的是這女子居然能將內力連用到頭髮上，那
纏在手腕上的髮梢固然無法擺脫，而她搖動
頭部時的勁力尤其深厚，自己盡了最大的努
力也無法立定身形！

那女子牽著金蒲孤前後撞跌了一陣，髮
梢的壓力更形加強，像是無數細韌的鋼絲，
深嵌進他的肉裡，幾乎將他的手腕都要割斷
下來，他祇好咬著牙苦撐著，不叫手中的刀
掉下來，那女子見金蒲孤如此頑強，祇好頭
頸旋轉起來！

金蒲孤控制不住身形，雙腿懸空提起連
著那股長髮，繞著她的身上打轉！十幾圈
後，頭腦已微有些暈眩之感！

不過他心裡是明白的，這個女子把內力
用足在頭髮上仍是無法近使他丟棄手中的短
刀，所以才利用這個方法，一來是想把他轉
昏，二來是利用他身子的重量來加深腕間的
壓力。

越轉越急，腕間的痛感也愈深，金蒲孤
心中忽地一驚，他想起自己有個不能流血的
怪病，再僵持下去，不必等手腕被切斷了，
祇要有一根髮絲勒破了皮肉，自己立將流盡
血液而死！

看來祇有放手棄刀一條路了，可是他實
在不甘心如此失敗在一個女子手中，又轉了
幾圈後，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伸出另外一隻
手探進懷中，取出另一柄修羅刀，對準長髮
上割去！

刀鋒割過髮絲，立有一種斷裂的感覺，
那女子也發覺了，立刻將頭朝上一摔，金蒲
孤的身子就像是一塊石子般地向天空她去，
直等拋力到連頂點，又開始向下墜落。

他的頭已轉得極度是旋，根本失去了自
主的能力，因此在下墜時也無力提氣挺身，
畢直落了下來！

那女子跑前數步，伸出兩手，輕輕地捧
住他的身子，又輕輕地將他放在地上，這個
舉止使得那些使女們都呆住了，阿芳低聲上

前道。
「季姑！這傢伙對你如此冒犯待婢子殺

了他！」
那女子冷冷地一搖頭道： 「暫時不忙！

」
阿勞征然適： 「季姑！你一向自尊自

貴，連男人看你一眼都列為忌章，這個男子
居然割斷你的發……」

那女子笑了一下道：就是為了這個原
因，我不想馬上殺死他，你們想普天之下，
有誰能傷我一根毫髮？」

阿芳莫名其妙地道： 「婢子實在不懂
……」

那女子臉色又轉為冷竣道： 「不懂就少
問！」

阿芳噘起嘴來走到一旁，詫異地望著
她，那女子對金蒲孤端詳了片刻。

又從他手中取下一柄修羅刀來玩弄了一
陣然後發出一聲輕歎，伸手攏起自己的長
髮，用那柄修羅刀齊則處割斷了下來！

阿芳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道： 「季
姑！你怎麼把頭髮割斷了？你練了多年的柔
髮神功，眼看著就要成功了……」

那女子歎息一聲道： 「柔髮神功已經被
他破去了，留下那三千煩惱絲又有何用 J」
阿芳極為惋惜地道： 「就是不用它們來練
功，你也不必要割斷呀，這麼長的頭髮，要
多久才能長成……」

那女子寒著臉道： 「從今我再也不留長
髮了，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失敗，我不能容
許那敗績留在身上！」

阿芳道： 「你並不是失敗在功力上，這
傢伙的刀……」那女子怒聲道； 「不管是什
麼！反正失敗是事實！ （一六六）

因為在我家持續發生了這麼多不幸的事件，已
使調查人員的態度大幅改變，在他們眼中，我好像
變成怪物，做出來的事情都違背常理，他們很直接
地懷疑這些連續殺人事件和我的個性十分相符。

因為我有一個個性暴躁的父親，而我繼承了父
親的血統，凶暴的遺傳基因也在我的體內竄動著。
不但如此，我還將凶暴的特性隱藏起來，變成外表
和善、內心凶殘的殺人惡魔。

我的出生和那件慘絕人寰的兇案息息相關，那
件事變成主宰我步向黑色命運的星宿，或許會驅使
我犯下這種滔天大罪。

對我最不利的一點，就是我在村子裡算是一個
新來者。村人對我不太瞭解，所以，沒有任何人能
為我辯護，甚至連我自己的姐姐也不見得會幫我。
想到這裡，我真有說不出的痛苦。

即使姐姐相信我，警察仍然對我投來懷疑的眼
神，高級警官及小警察們也不斷地調查我，有的採
取迂迴方式，有人採取直接逼問方式，這些不顧人
性的質詢方式使我的身
心遭受嚴重的打擊。

在江戶時代就有人採取疲勞轟炸的拷問法，也
就是不讓嫌疑犯休息，使他身心俱疲而陷入迷糊狀
態，最後終於受不了而招供。

雖然當晚警察的態度並非如此殘酷，但我因為
持續地緊張，再加上人也疲憊不堪，以致於言語上
有些前後矛盾，使我遭受到類似犯人般的待遇。

我在極端的疲勞下，精神已瀕臨崩潰，幾乎以
為自己已經人格分裂，一個正常的我留在我的軀體
上，另一個邪惡的我不知道什麼時候偷偷溜出去做
出可怕的事。

再這樣繼續拷間下去，我可能會向他們表示： 「是的，是
的，這一切都是我做的，我承認了，請不要再逼迫我……讓我輕
鬆一下吧！」

最後讓我脫離危險狀態的，正是金田一耕助。
「算了吧，礬山先生，不論這個案件的兇手是誰，都不是一朝

一日可以查得出來的，因為兇手的動機根本無法理解。丑松先生
和久彌先生被毒殺的事，看起來似乎有動機，但仔細探討後，卻
又發現動機好像並不存在；這次洪禪先生的情形則完全無法猜測
動機。

兇手的目的是什麼，在案情沒有明朗之前，再逼迫辰彌先生
也沒有用呀？」

金田一耕助這個人似乎具有相當的權威，他這一句話竟使我
不必再接受嚴厲的訊問。

礬山答官苦笑著說道： 「這不是一個小案件。甘八年前的事件
雖然很可怕，而且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大案子，但卻是一個單純
的事件，然而這次的事件規模雖然不大，卻令我們煩惱不已，甚
至比以前的兇案還難處理。真是的，父子兩代都惹出一些案子，
讓我忙得團團轉。」

到了晚上十一點，警方留下兩名刑警看守洪撣先生的屍體，
其他人則回去休息，洪撣先生的屍體要等明天N市博士來了以後
在田治見家裡進行解剖。警官們回去後，來參加頭七的客人也紛
紛離開，偌大的家宅一下子又恢復了原有的安靜。我已經沒有精
神做任何事了，因為心中充滿了許多悲觀的想法。當我獨自坐下
來時，眼淚不禁流了出來。 （五十三）

既然岳父要我們入京商議，我三人義不容辭，況三位小姐的
說話又這等激烈，我們雖蹈湯赴火，亦難迴避。」

三人商議已定，次日著人去回覆三位小姐，道他三人即刻入
京，叫他三位寬心。那三位小姐聞言，都著實歡喜，寫了一封平
安家信，寄與父母。那方奶娘拿著柔玉小姐的明珠、金釧，直到
眾人少散，方才悄悄遞與蔣青巖，又把小姐致意的言語詳詳說
了。

蔣青巖接過珠、釧到手。暗暗拆開，仔細觀看，想道：這兩
件東西，料是小姐親用之物，俺蔣生雖貧，也斷不可廢了，留待
身邊時時把玩，祇當見俺那小姐一般；想小姐的本意，也未必不
然。因成絕句二首，就題在汗巾之上。詩道： 忽地風波欲斷
魂，重來含淚掩朱門。

黃金寶釧遙相贈，把玩依稀玉腕痕。
又
十顆明珠著意長，開緘猶作鬢雲香。
今宵枕上權同夢，留取他時助曉妝。
蔣青巖寫罷，仍舊將汗巾兒包了，藏在身邊，當日同張澄

江、顧躍仙一同收拾行李起身，轉到家中。張澄江和顧躍仙兩
人，各去稟知母親，同了蔣青巖，星夜望京中進發。

行了一月，方才到京，三家主僕先將行李安在一個潔淨飯店
中，然後到四處找問華刺史的下處，聞知華刺史到京，尚未審
結，權發入羈候所聽候，華夫人就寓在羈候所左邊。

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聞言，連忙就尋到華夫人寓所
來。華夫人見他三人到了，放聲痛哭道： 「三位賢婿來得極好，
你丈人時時相望，祇恐三位未必肯來，於今足見高情，祇不知你
丈人這禍事，後來怎生發落。

三位賢婿可速到所中去相會，同他商議一個全生之計。」
蔣青巖等三人聞言，不及細說寒溫，便喚了華家一個院子引

道前來，華刺史見這三個女婿到了，悲喜交集，說道： 「我華某
祇因不曾死得國難，上天見怒，故有今日之禍，料難逃避，專望
三位賢婿來此一決。」蔣青巖和張澄江、顧躍仙三人齊聲道：
「岳父平生忠孝，自有天相。

今日之事，不過是那權臣懷恨而起，又無一絲反形態跡，料
不足憂。

小婿們此來，倘有可圖，定當齊心竭力，以報岳父知遇之
恩。」華刺史忙忙搖手道： 「禁聲，恐外邊耳目眾多，聞知不
便。」 （四十一）

所有不利的謠言都指向她，指她為了工
作而跟林士峰上床，指她為了前程而不惜
踩著別人的肩膀往上爬。

大家寧願相信一表人才的林士峰，也
不願聽她辯白，全都用異樣眼光看她，連
她要辭職走人時，大家都同情林士峰被她
欺騙了感情。

林士峰百般刁難，讓她無法順利拿到
離職證明，這也正是她找工作找這麼久，
都沒有下文的原因之一。

同樣是告白，她對孟虎是帶著祝福的
心意，而林士峰卻帶給她無止境的痛苦。

難道她真沒辦法擺脫林士峰？難道就
任林士峰一直來騷擾她？她都已經從台中
躲到台北來了！

「你到底想怎麼樣？！」她站在林士
峰面前質問。

林士峰苦笑。 「幼晴，別這樣，妳知
道我很想妳嗎？」

「我不想知道！你就不能放過我嗎？」
「妳一聲不響來台北，連手機號碼都

換了，我費了好大的工夫才找到妳，妳應
該感覺得到我對妳的一片真心。」

「我不喜歡你，我跟你說過很多遍
了！」她用力強調。

「幼晴，對不起，我不知道那些謠言
會讓妳離開我，我以為妳祇是害羞，祇是
在矜持，祇要我公開我對妳的喜歡，妳就
會感動。」

他以為他在演八點檔嗎？還是他自認
是小說裡深情無比的男主角？ 「太好笑
了，我會害羞嗎？你不知道我的臉皮是純
鐵打造的嗎？」

「妳……」他沒想到她會這麼說。她
的活潑大方、明亮的笑臉，跟她日久相處
下，他對她是愈來愈傾心。

「你到處去跟人說我倒追你，說我為
了工作不擇手段！」

「那不是我說的，都是別人亂說的。
」他馬上撇清。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對你一點感

情都沒有，你到底要我
說 幾 次 ？ ！ 」 她 嚇 到
了，之前在台中時，他
不是跟蹤她，就是拚命
傳簡訊打電話，甚至會
在她家的路口堵她。

「幼晴，看在我專
程北上的誠心，妳就忘
了過去的不愉快，我們
從頭來過。」他一把握
住她的手腕。

「放開我！」她用
力甩開他的碰觸，急急
往後倒退一大步。

他不死心的又前進
一大步。 「幼晴，別這
樣。」

「你別過來！否則
我就放聲大叫。」

林士峰對這裡完全
不熟悉，所以不敢有太
過分的舉動，祇是，他
好不容易才見到她，豈有輕易放棄的道
理。

「我不過去。但妳得給我機會，讓我
解釋過去的一切。」

「我不想聽，我不想跟你有任何牽
扯，你不要再來了。」她態度堅決的說。

林士峰的臉色立即從懇求轉為凶惡。
「我說了這麼多，難道妳一點都不感

動嗎？我來找妳，算是給妳面子了，妳怎
能給臉不要臉？！」

她以為她離他夠遠了，沒想到他一個
箭步就抓住了她的手。

「放開我！」這回她沒有掙脫他的箝
制。

「跟我走！」林士峰拉著她往他停車
的地方走去。

一輛急停在他們身邊的藍色裕隆讓林
士峰嚇了一大跳。駕駛座上走下來了孟
虎。 （二十三）

我自認識良辰美景以來，她們說話如聯珠之
炮，不但說，還要夾雜著不斷笑聲，人家是張口
說，她們是兩張口，自然說話的速度，也可以比
人快上一倍，再也想不到她們兩人，也會有期期
艾艾，結結巴巴，說話說得那麼不流暢的時候。

而她們這時所說的話，也確然令人感到震
驚！

的確是，如果有辦法，把不知用什麼方式存
在的記憶，一組一組收集起來，再注入人腦之
中，想想看，那是一種什麼情形？」

那等於是把鬼魂招了來，進入人體，使得早
已喪失了身體的鬼魂，重又得到身體。

那結果是什麼？就是良辰美景所說的：每一
個木乃伊，都有可能復活！

那個 「建文帝」，就是復活了的建文帝，他
完全活在五百多年之前，不但自稱 「朕」，知道
他最後的逃難所在十萬大山，還在害怕東廠西廠
錦衣衛在搜捕他，還在恨他的江山不保，而且最
後，還無可避免，會走上自刎的舊路！

那個人，就是建文帝的復活！
還有研究所長櫃子中的那個呢？那一個已經

把他自己當作了李自成，看到了良辰美景，便當
作是被他殺了的李巖的妻子紅娘子報仇，他午夜
驚醒，祇知道問 「緊急軍情」，又痛恨令他失敗
的 「辮子兵」！

那一個復活得還不是很徹底，可能是由於收
集到的李自成的記意，還不是太完全。據說，人
是有 「三魂六魄」的，是不是說， 「記憶組」分
成九個部分？要是收集齊了，那個躺在長櫃子裡
的人，會不會跳出來造反？

我想到這裡，已然遍體生寒 這種靠收集
記憶注入人腦，也就是招魂加諸人身的本領，若
是被有系統地掌握，廣泛運用起來，地球會變成
怎樣，真是難以想像。

雖然說如今地球上充滿了混亂，但是在混亂
中求自下而上的人，總還在勉力適應，而且，人
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不斷在進步，道德
觀念也不斷在改變，要是忽然之間，許許多多古
人都復活了，都佔據了現代人的身體，那會是什
麼樣的情景？

一想到這些，本來就不寒而慄，而突然之
間，我又想起另一件事來，我立即手指著客廳的
一角，而眼向白素看去。這時，我相信在場的所
有人，思緒和我一樣，因為我看到人人都有駭然
的神情，而白素的眼光，也正投向我指的那個角
落，當然為她也同時想到了我突然想起的事！那
角落，本來放著一尊相當高的陶塑像，詩仙李白
的塑像。

上次，費力來，由於他知道我曾偷入過他的
研究所，大怒離去之前，經過那尊塑像，把它舉
了起來，砸成粉碎，我不知說了一句什麼，對
了，我說： 「你砸碎的是李白！」

而費力醫生如何回答？他的回答是什麼？
他的回答是： 「李白又怎樣？你要，我可以

給你一個
活的李白！」 （九十一）


